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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擂马
如何“擂”动现代舞台

浦江擂马
如何“擂”动现代舞台

非遗传承

■ 本报记者 石磊 钱关键
通讯员 项晓丹 张晨晨

竹篾、彩纸、麻绳⋯⋯
浦江县杭坪镇石宅村，一间作坊里，省级非

遗“浦江擂马”的金华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浦江
县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石宗光，正俯身调试一
匹“马”尾部的机关。几根从马腹引出的麻绳在
他指尖灵活牵引。“表演时，一边推马，一边扯
线，马上的‘人物’就能挥臂扬鞭，栩栩如生。”石
宗光说。

农历马年正月十二和十三，这匹凝聚着古
老技艺的擂马，将与浦江的九条板凳龙、灵动
鱼灯一道，组成“龙马精神”方阵，亮相位于北
京中轴线上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进行主
题为“婺风遗韵·龙马精神”的展演与巡游。这
门与马紧密关联的古老技艺，如何“擂”动现代
舞台？

擂马姓“擂”
浦江擂马起源于宋代，盛行于清朝，在多个

乡村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传承风格。
“擂马的起源与马有着紧密联系。”浦江县

文化研究院院长洪国荣介绍，浦江人自古尚武，
自汉以来，历代武将辈出，“浦江人以马为原型，
结合当地的民俗文化和艺术形式，创造出了擂
马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它承载着人们对马的
崇敬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那么，擂马为什么姓“擂”？洪国荣解释：
“‘擂’在浦江方言里发音接近‘勒’，有拉紧马
缰绳的意思；另外，‘擂’字多用于‘擂鼓’一
词，寓意呐喊助威，与表演现场盛况相得益
彰。”

擂马的形制与地域文化紧密相连。例如石
宅村的擂马，马背多置武将，呼应古时尚武之
风；浦江县浦南街道五村的表演则依靠村民每
户扎一马、共同展演，彰显邻里同心；檀溪镇潘
周家村的擂马造型各异，且有制作一次必连演
三年的老规矩。

擂马表演阵势堪称一绝——前面有人鸣锣
开道，龙虎大旗迎风招展，青壮年推“马”而行，

“马”后有队伍举着彩旗，然后由一个数人组成
的什锦班敲锣打鼓压阵。“擂马表演阵型变化多
端，有‘铁索环’‘双头并进’‘四角串花’⋯⋯”石
宗光比画着，“最壮观的是‘梅花阵’，五匹马围
成一圈，像梅花一样绽放。”

然而，因制作工艺复杂，耗时漫长，这门技
艺也曾面临传承危机。洪国荣说：“搭架、剪

‘毛’、做轮，完成一批擂马制作，少说也要一两
个月。近20年来，经像石宗光这样的艺人花费

心血研究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这项技艺才
得以恢复并焕发新的活力。”

“擂马制作技艺在我们石宅村已传续数百
年。”石宗光说。他的祖父石守土、父亲石存兴
都是手艺传人。2003 年，石宗光依据家传“口
诀”，自筹材料，扎出了 20 余匹擂马，并重新组
建表演队，让擂马重新“踏”回乡间。

“制作擂马，既要懂竹篾扎制，还得有雕塑
和美学功底。”浦江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主任张轩虹指着一匹擂马解释道，“马上人物的
表情、服饰都需考究，符合时代特征。”如今，石
宗光的仓库俨然一座“擂马博物馆”，存放着形
态各异的作品。

“马”到成功
1 月 18 日，在金华超级足球联赛揭幕战

上，浦江擂马队携 10 匹擂马绕场表演，赢得了
满堂喝彩。这也是他们去北京展演前的一次
预演。

为此次进京，石宗光精心准备。为了呈现
最佳效果，他还邀请了“浦江竹编”非遗传承
人叶道荣合作，将竹编的精致细密融入擂马
的雄健骨架之中。在叶道荣手中，柔韧的竹
篾均匀缠绕于马架，疏密有致，以便灯光透出
时更能凸显马的筋骨与神采。

此次进京的“龙马精神”方阵，主体由 1 匹
大型擂马、9 条板凳龙和 20 盏鱼灯组成，意在
呈现“龙跃九州、马踏春风、鱼跃龙门”的生动景
象。尤为特别的是，承担主要表演任务的，是
80 名来自浦江当地职业学校的“10 后”学生。
他们在学习之余，从零开始学习扛龙、舞灯、推

“马”等。
“这次进京的板凳龙和擂马块头都比较

‘大’，团队配合很重要，我们要表演好。我们肩
上扛的是乡亲们的美好期盼。”一位参与学生的
话道出了年轻一代的心声。从感知技艺的“重
量”到理解文化的“责任”，排练场上的汗水，正
化为一种无声的传承。

“板凳龙与擂马同台，寓意龙马奔腾、马到
成功。”在浦江县文广旅体局党委书记毛悦看
来，这次“龙马”组合进京，既是浦江非遗创新性
展示，也是一次面向青年的生动传承。

在浦江县非遗馆，一款微缩的擂马灯已成
为热门文创产品。“它承载着平安顺遂的祈愿。”
张轩虹说，“对浦江人而言，擂马不仅是节庆仪
式，更是精神图腾。”

夜幕降临，潘周家村祠堂天井里的十几匹
擂马在灯光下显得格外生动。用手轻轻一推，
一匹擂马便向前“奔跑”，它身上的铃铛咣当作
响，令旗迎风招展，仿佛向未来奔去。

《奔马图》。 浙江美术馆供图

徐悲鸿的笔
怎样画出民族魂

■ 本报记者 邬敏

冬日清晨，薄雾漫过山城缙云，丽水市河阳
古民居在人声熙攘中醒来。

这个以宗族血缘为纽带聚族而居的古村
落，始建于五代末期，距今已有 1100 多年历
史。它拥有建于明清两代的十大宗族庄园式古
民居建筑群和十五座古祠堂，是浙江地区保存
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村落之一，被誉为“江南
古村落活化石”。

河阳古民居答樵路旁的马头墙群，32 个马
头墙层峦重叠、青砖灰瓦、错落有致，不规则的

“马头”绵延 90 米，远远望去，似 32 匹骏马在仰
天长啸、气势非凡、精美绝伦，给人以一种“万马
奔腾”的动感。

“寓意于形”的美学
“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江南

的诗情画意，从马头墙上便可“窥见一斑”。
马头墙又称封火山墙、防火墙，特指高出于

屋面的墙体。这种处于相连房屋的隔墙之间的
“封火墙”，因其形状酷似高高耸立的马头，又被
称“马头墙”，是有效阻止火灾蔓延的“神器”。

“一马当先”“马到成功”“汗马功劳”等成
语，表达了人们对马的崇拜与喜爱。马头墙的
造型源于“马头”形态，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传达出“寓意于形”的美学思想。

缙云河阳古民居景区讲解员朱晓红一早开
始忙活，作为土生土长的河阳人，她边同街坊邻
居热络地打招呼，边领着市民游客逛古村。站
在马头墙下，朱晓红讲起了马头墙的故事。

时间回溯至公元 932 年，原吴越国掌书记
朱清源兄弟俩为避五代之乱，迎着唐代末年的
迁移大潮南迁而定居缙云，因其原籍河南信阳，
故为小村取名“河阳”，逐渐繁衍壮大成为“烟灶
八百、人口三千”的宗族聚落。

元明之后，随着科举荣光渐渐黯淡，朱氏
族人将眼光投向了商贾之途。明中后期到清
代中后期，浙南的商业经济取得较大发展，河
阳涌现出了朱翰臣、朱虚竹等一大批商贾巨
富，生意版图扩展到了竹制土纸、山货、粮食和
靛青，脚步遍及大江南北。与徽商一样，他们
用财富筑起了恢弘建筑——一排排高耸挺立
的马头墙，集聚了河阳古民居外墙建筑之精
华，既有江南封火墙的共性，又有着极其鲜明
的地域特色。

浙江省高校美术与设计学院院长联盟秘书
长周斌在《缙云河阳古村落研究》一书中这样写
道：“河阳的马头墙与苏州、皖南又有差异，皖南
马头墙平缓、方正，苏式稳健、端庄，而河阳马头
墙则昂扬、奔放高耸，有着别样的审美趣味。”

街巷门墙尽文章
高低起伏的马头墙护佑着古村落，也见证

了朱氏宗族承延千年的耕读家风。
河阳朱氏家族始祖朱清源曾是吴越国钱武

肃王钱镠的掌书记，才华横溢，尤擅外交辞令，
他奠定了河阳朱氏家族的读书传统。河阳朱氏
以耕读传家，渐渐繁衍出一个望门大族：自北宋
绍圣元年（1094）开始，291 年间中了八位进士，
这样的辉煌在中国科举历史上不多见。

行走在河阳，厅廊柱碌皆学问，街巷门墙尽
文章。“锄云”民居门檐下题有“满坞白云耕不
尽，一潭明月钓无痕”的诗文；“十亩之间”大院
前，桑田连绵，名字取自《诗经》“十亩之间兮，桑
者闲闲兮”。

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河阳乡村研究院
执行院长赵月枝幼时在河阳村读初高中，学校
就在答樵路的马头墙群旁。马头墙镌刻着她青
少年时期在河阳求学读书的记忆。看着面朝蓝
天白云、背倚逶迤青山的马头墙群时，她感到一
种“天人合一”的自然和谐之感，汲取到一种积
极向上的精神力量。

以河阳为起点，她的求学路越走越长，先后
在美国与加拿大任教，还入选加拿大皇家学会
院士，却始终难忘家乡那马头墙，“马头墙站在
高高的房顶上，俯视这个村庄，阅尽人间春色，
见证村庄变迁。”

马头墙迎来新故事
马头墙群的建筑美学和生活质感，让游子找

到了安放乡愁的场域，也让《理想照耀中国》《麦
香》等热播影视剧寻到了移步易景的拍摄空间。

踩过长长的青石板路，来到“十亩之间”古
民居，透过覆有纱网的木窗向里面望去，还能看
到堆成小山的柴火。透过这扇窗，仿佛能看到
当时《理想照耀中国》剧组拍摄时的场景：不到
十平方米的厨房，长桌一张、水缸一座、碗柜一
间，煤油灯一盏、在柴火和饭香中——一身青布
长衫的“陈望道”手持毛笔、铺开稿纸，也正是在
这间屋子，他蘸着墨汁吃起了粽子，尝到“真理
的味道”。

聚光灯下的河阳，正被更多人看见，吸引全
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河阳管理中心副主任
胡位铖说：“在对古村落展开系统性保护与开发
的基础上，河阳源远流长的传统民俗、非遗项目
也巧妙融入乡村旅游开发中。”

农历马年，马头墙下，台阁狮、魁星点斗、花
轿巡游、独角台场等活动将轮番上场，全村老百
姓也会手持鱼灯，骑着竹马，哼着小调，辞旧迎
新。马头墙下，又将迎来新故事。

河阳古民居
奔腾着32匹“飞马”

墙垣生韵

一条马市街
藏着南宋马市和钱学森的童年

■ 本报记者 张梦月
通讯员 褚陈静 洪沵

晨光穿过梧桐叶的缝隙，细碎的光斑洒在
沥青路面上，马市街在一种熟悉而规律的节奏
中醒来——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匆匆赶去医院
的医护与病患、踩着单车买菜归来的老人⋯⋯

这条蛰伏于皮市巷旁的杭州古巷，南接解
放路的熙攘，北抵庆春路的繁华，自南宋形成至
今，已走过八百余载春秋。这里曾是南宋王朝
至关重要的马匹交易市场，养马、用马之风一度
在临安城蔚然成风。春节前夕，我们再次踏入
古巷，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生活与历史的距离。

茶马互市的“心脏”
800余年前，马市街究竟是怎样一番光景？
答案，藏在明代田汝成所著的《西湖游览

志》之中：“马市巷，宋时为马市于此。”
上城区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南宋文化

研究者潘守卫带着记者在这条街上缓步而行，
他的讲述，从一首诗开始。

“陆游在临安写下‘谁令骑马客京华’。马，
在诗人笔下是风骨的象征，但在现实中，却是个
让南宋朝廷焦虑的问题。”潘守卫道出原委——
自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中原王朝便失
去了最重要的北方牧马地。至宋室南渡，定都
临安（今杭州），骑兵力量的匮乏成为悬在头顶
的利剑。南宋朝廷不得不从遥远的广西、云南，
甚至通过海路向西南夷、海外蕃商求购战马。

战马作为稀缺而宝贵的战略物资，其接收、
管理和调配，必须置于最可靠、最核心的控制之
下。因此，马市街在南宋时的特殊区位便不言
而喻——它的周边，密布着皇城司、马司营、金
枪班、银枪班等直接护卫宫廷与京畿的禁军核
心指挥机构。“我们脚下这条街，正是因官方主
导的马匹交易而生。”潘守卫说。

更关键的是，南宋重要的官营对外贸易机
构——回易库，也坐落于此区域。

“‘回易’之意，即官营贸易。朝廷利用掌握
的茶、盐、矾、丝绸等专卖品，与外来商贾进行交
易，换取银钱、马匹及其他物资。”潘守卫说，回
易库的利润是南宋军费与宫廷开支的重要补
充。可以说，马市街是南宋“茶马互市”跳动在
都城的那颗“心脏”。

支巷弄堂里都是故事
马市街不是一条孤立的街道，而是一个脉

络相通、故事交织的活态街区。它的魅力，正藏
在那一条条与之相连、深浅不一的支巷弄堂里。

“要理解马市街，绝不能只看这条主干道。”
潘守卫指向西侧一片被现代楼宇环绕的静谧区
域，“比如方谷园，这个名字就雅致得很，相传是
明朝仁宗时期布政使应朝玉宅邸的后花园，反

映了主人对文化和艺术的追求。”
来到方谷园 2 号，“钱学森故居”的匾额静

静悬于门楣。这座素雅的传统宅院，原是钱学
森母亲章兰娟的嫁妆，也无声地收藏着他年少
时的光阴印迹：1911 年，钱学森在上海出生，
不久即随父母回杭居住于此；1914 年初，未满
三岁的他随家迁往北京。1930 年，正在上海
交通大学求学的钱学森因染伤寒，不得不休学
一年——养病静心的日子，正是回到这方谷园
2 号度过。院落里的砖石草木，曾陪伴一位未
来科学巨匠度过关键的身心恢复期，也默默见
证着一个家族的血脉温情。

此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杭州王星记扇
厂的厂房也在马市街龙骧里。

“还有大塔儿巷、小塔儿巷，这些名字听起
来就古意盎然，是戴望舒‘雨巷’诗意的现实源
泉之一。”潘守卫认为，正是这些主干与支巷的
共同存在，让马市街街区超越了单纯“市场”的
范畴，成为一个能够容纳文人情怀、革命烽火、
科学梦想的复合文化容器。

从兵马通道到生命通道
一条街的生命力，不在于凝固不变，而在于

核心功能的成功转化与精神内核的延续。
行至马市街中段，潘守卫指着居民楼外墙

上统一的空调外机护栏——上面装饰着简约的
象棋“马”字纹样。自 2023 年小营街道马市街
社区旧改完成后，以“马”为主题的文化元素贯
穿始终。“这个设计也是个轻盈的现代注脚，让
历史在日常生活中可触可感。”他微笑道。

随着广济医院（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前身）、国立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前身）等现代
医疗机构的建立与发展，马市街从“兵马”通道，
变为“生命”通道。昔日运送马匹和草料的道
路，如今承载的是救护车与求医者的急切脚步。

谈到马市街周边的医院，其所在之地，本身
便是一处深厚的文化坐标——田家园。这里曾
是以晚清著名藏书家丁丙为代表的杭州丁氏家
族聚居之所。

“今天我们研究杭州老城街巷，最权威、最
系统的文献，莫过于丁丙主持编撰的《武林坊巷
志》。”潘守卫的语气里带着敬意，“马市街、方谷
园、小营巷⋯⋯这一带街巷的来龙去脉、掌故逸
事，正是依赖这部志书，才得以系统保存，传承
至今。”

随着城市变迁，“田家园”作为一个地名，已
逐渐隐入历史。然而，丁家那名动江南的藏书
楼“小八千卷楼”旧址正位于今日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一医院院内，成为文脉深植于土地的
象征。

书香浸润过的梁椽之间，开始流淌着济世
仁心与科学精神——一方土地的文化使命，以
另一种形式获得了延续。

街巷印记

■ 本报记者 傅颖杰 杨振华 共享联盟·东阳 徐帆

“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
送之，不敢稍逾约⋯⋯”

不少人可能还记得中学课文里的这段话，它出自明
代大儒宋濂写给同乡后辈的一篇赠序《送东阳马生
序》。在这篇赠序里，被誉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的宋
濂，叙述了个人早年虚心求教和勤苦学习的经历，勉励
青年人珍惜良好的读书环境，专心治学。

正是这篇流传千古的赠序，让很多人记住了“东阳
马生”。马生到底是谁？我们在寻找这位被宋濂盛赞为

“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矣”的东阳后生
时，也触摸到了东阳地域绵延千年“勤耕苦读”的崇文重
教之风。

不只是文学形象
马生之于东阳，绝不只是一个模糊的文学形象。
东阳市横店镇江南路 72 号的电影主题马生书屋，

是一座24小时开放的城市书房。许多本地市民在这里
读书、备考，不少“横漂”也将马生书屋当作自己的精神
休憩之地。

“这个书屋很有横店特色，有很多影视类书籍，不拍
戏的时候我喜欢泡在这里。”53岁的特约演员邢书儒是
山东聊城人，读书时，他从语文课本里知道“东阳马生”，
却没想到自己会到马生的故乡——东阳来拍戏。

遍布东阳城市角落的马生书屋，将“马生”从典籍中
请出，融入了东阳城市的公共文化血脉。但马生到底是
谁，即便是东阳人，也说不上来。

根据《送东阳马生序》中的信息，宋濂的这位小老乡
姓马名君则，在太学深造，德行不错，颇受同辈人的称
赞。马生来拜见宋濂时，写了一封长信作为见面礼，其
态度谦逊恭敬，文功底子扎实，学习刻苦且用心。宋濂
仿佛在他身上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因此对马生颇为器
重，于是写下一篇文章勉励他，希望他能够成才。

“从地理环境来看，东阳地处浙中丘陵，境内‘七山
一水二分田’，山多田少，自然资源相对匮乏。这种地理
环境决定了东阳人单靠‘耕’难以实现富足的生活，必须
寻找其他的生存与发展途径。而‘读’——通过勤学苦

读考取功名、改变命运，便成为东阳人最现实、最有效的
选择。”金华市文史馆研究员华柯从2004年起开始研究
马生背后的文化。在他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马生的
形象已经超越了个人层面，成为东阳勤学精神的象征。
他代表着东阳学子对知识的执着追求、对勤奋的坚定践
行以及对学问的敬畏之心。

沁入城市文化肌理
位于东阳市白云街道的白云书院，始建于宋代，前

不久刚修缮完毕，今年元旦重新面向公众开放。
在东阳教育史上，“白云”代表着书院的意象——位

于白云街道甑山的白云书院一带，自北宋至清末，书院
递兴，人文蔚起。

宋濂和马生身上一脉相承的那份苦读之韧与向学
之诚，也能在白云书院里找到映照。白云书院顾问、现
年 65 岁的俞光荣还记得自己年轻时苦读时的情景：家
中床板当书桌，每晚学习到凌晨 1 时，去学校一次至少
要背15斤的柴火⋯⋯

事实上，东阳人不仅勤学，还善学。
据统计，东阳历代进士题名共有 305 人，其中武状

元6人。
由东阳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负责编撰的《东

阳书院》一书，则考证出东阳历代至少建立了 106 座书
院和义塾。南宋时，东阳书院数量居全国第四、浙江
第一。著名的石洞书院先后礼聘叶适、朱熹等名师掌
教，并吸引了陆游、陈博良、陈亮、汤汉等当世名儒来
讲学交流。

崇文重教、勤学苦读，让今天的东阳，涌现出“十百
千万”的人才盛景：东阳籍两院院士16人，大学校长、书
记 100 余名，博士、博士后 1300 余名，教授、副教授
10000余人。

如今，马生所代表的勤学精神与当代价值观结合，
融入了城市的文化肌理中。东阳市图书馆除设计了一
款 Q 版的“马生”形象外，还创作了一首歌曲《马生，别
来无恙》。东阳还有个由东阳青年组成的马生宣讲团。
他们活跃在农村大礼堂和街道文化广场，创作红色剧本
杀、拍微电影、搞快闪等活动⋯⋯

马生是他们，马生，也是勤学的你和我。

东阳“马生”
一篇赠序背后的文脉风华

勤学之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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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艺术，或跃动于技艺，或镌刻于文本，或深植于地名。每一处，都是历史投递给今日的一枚信物。

让我们在这场跨越千年的文化漫步中，聊聊浙江那些与“马”有关的故事。

“浙”里寻马
——在山水诗意间，邂逅一个跃动千年的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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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奔马

宁波马渚镇
不止“始皇饮马”

■ 本报记者 陈醉 通讯员 钟浩坚 高嘉鸣

江南如画，本不闻马蹄声声，然而，我们循着宁波地
区现今唯一一枚带有“马”字印记的邮政日戳，踏进了一
座名叫马渚的小镇。

“宁波西陲，姚江上游”，寥寥八字，恰如其分地点明
了马渚的地理位置，自古便是连接宁波与绍兴的交通要
冲。早在两千多年前，这里已形成比较集中的村落。

在马渚集镇的西南角，渚山静静矗立，山脚下有一
个约四米高的平台，四周环绕着石狮栏杆。平台上左右
各立一幅石刻：右侧为“始皇南巡”，左侧为“饮马渚
山”。据余姚民间文化研究者姚江潮考证，这两幅石刻
正是“马渚”之名的历史起点。

屯兵渚山，饮马于潭
“马渚”为何为“马渚”？其中一种说法据南宋《嘉泰

会稽志》而来。此书记载：“渚山在县西三十里，旧经云
秦始皇饮马于此。”

当年，秦始皇第五次“南巡”至会稽，听闻舜的后
裔在姚江两岸生息，遂至此拜谒舜迹。大军驻扎于渚
山，饮马于山下深潭，“屯兵渚山，饮马于潭”，“马渚”
由此得名。

“马渚古镇水网密集、支流纵横，正符合古代‘依山
傍水’的屯兵战略，为这个故事提供了地理视角上的合
理性。”姚江潮说道。

在姚江潮看来，故事中，见证传奇的渚山，正是马渚
镇地理与文化的双重源头，将“马”的意象永久地锚定在
了这片土地上。

山脚下，马渚中河（即浙东运河马渚段）蜿蜒穿镇而
过。河上横跨一座“饮马桥”，与古通济桥齐名。桥下深
潭常年不涸，相传正是始皇饮马之处，故称“饮马潭”。

沿石阶而上，绿树掩映的西山坡有一巨石形似象
鼻，人称“象鼻山”。石间形成天然石洞与一座高约三四
米的石桥，被当地人称为“奈何桥”。传说此处为秦始皇
行宫遗迹，凡人攀崖过桥，可感生死交替，悟人生如梦。

今天，在象鼻山下开阔绿地上，立起了秦始皇驾车
出巡模型与线路图，以模拟当年屯兵场景。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创立了前所未有的出行仪制。
姚江潮常常遥想：若能穿越历史，亲见秦始皇出巡，这样

一支队伍驻跸渚山，战马嘶鸣、饮于潭边时，该是怎样一
幅震撼场景？

地名演变中的“马”文化
以渚山和“始皇饮马”为原点，“马”的文化基因如水

波般扩散，浸润了马渚镇的地名网络。
“马渚”作为具体聚落地名，据目前可考资料记载始

见于明万历年间。随着历史的发展，从“马渚市”“马渚
里”“马渚村”逐渐演变为“马渚区”和“马渚镇”，随着其
山水地理边界逐步融入城镇发展的进程，“马”的文化基
因也得到了多次强化与传承。

在余姚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副会长谢建龙看来，
最能体现地名演变逻辑的，莫过于马渚镇东北角的马漕
头村。

它由原先“马鞍山”与“大漕头”两个村合并而成，合
并时特意保留了“马”字前缀。“马鞍山”本身就是一个典
型的“象形地名”——马鞍山是姚西平原上一座海拔37
米高的小山丘，因其山脊轮廓酷似马鞍而得名。这种命
名方式，体现了马渚先民观形取象和对马的热爱。

如今，“马”的文化符号在现代公共空间中焕发出新
的生命力，成为一种持续参与当代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
方式。

在今天的渚山公园入口处，始皇帝出巡的精美壁
雕，生动地再现了历史场景；在金马社区，大门口就立
着铜马雕塑，成为社区的独特标识；而在下叶未来社
区口袋公园里，一群奔马的群像雕塑，则巧妙地将历
史叙事转化为现代居民触手可及的视觉体验。这些
艺术化的转译，让古老的“马”文化，在现代生活中依
然鲜活。

在集镇东面的姚江之滨，前场址、后场址、食禄桥这
组地名则指向了更深层次的“马”文化。

这些地名与《诗经·小雅·白驹》中的诗句“皎皎
白驹，食我场苗，絷之维之，以永今朝”产生了微妙的
呼应。

《说文解字》中，“马二岁曰驹”，意即小白马。而“白
驹”在诗中的出现，不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的小白马，更传
递着清平、吉祥的美好寓意。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联
结，暗示着马渚地名中可能蕴含着古老而深邃的文化密
码，是对“马”作为吉祥象征的传承与延展。

地名寻源

■ 本报记者 庄小蕾 汪文羽

墨色淋漓间，一匹劲健的骏马昂首奔跑，
额间带着“白星”，鬃毛在风中飞扬，四蹄仿佛
踏出风声⋯⋯

这是徐悲鸿创作于 1945 年的国画作品
《奔马图》，系徐悲鸿学生吕霞光的旧藏，于
2009年经浙江省博物馆拨交给浙江美术馆，由
后者珍藏至今。

徐悲鸿用他的笔，画出了一声穿越时空的嘶
鸣，也成就了中国艺术史上重要的民族符号之一。

画骨也画神
1927年秋，上海黄浦江码头汽笛长鸣，一艘

远洋客轮缓缓靠岸。下船的人群中，有一位年轻
的画家——在欧洲留学 8 年后，徐悲鸿怀揣着

“复兴中国绘画”的决心，回到风雨飘摇的祖国。
其实，早在 1918 年，23 岁的徐悲鸿就提出

过“中国画改良”的思路，认为“古法之佳者守
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
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而他选择表达的题
材，便是马。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徐悲鸿之子
徐庆平曾这样回忆父亲，“他认为马是世界上
最高贵、最漂亮、最剽悍的动物”。

与历代画师为帝王绘制的那些“御马”不
同，徐悲鸿笔下的马，雄强、骏健，连低头饮水
时也自带一股悍气。

从浙江美术馆所藏的《奔马图》中，便能窥
见徐悲鸿的独到匠心。马体结构严谨、肌理强
健，体现出徐悲鸿对解剖学、透视、构图等写实
技巧的精确把握；同时，水墨之间的笔势流动
则继承了中国画写意的精神。

“徐悲鸿突破传统画马的程式，通过浓淡墨
色对比，呈现明暗关系。”浙江美术馆馆长应金
飞说，“马的眉弓、颧骨处墨色的皴染，是光影明
暗的东方化表达；拉长的腿部与夸张的关节，既
体现了解剖逻辑，又做了力量感的强化。”

徐悲鸿夫人廖静文曾透露，徐悲鸿画马往
往从马尾起笔，大胆落墨，一气呵成。作画时，
他不铺毡子，只垫旧报；不取现成墨汁，定要亲
手研磨，只为追寻墨色里最细微的呼吸与韵律。

在中华美术史上，马是极具生命力的创作
主题，留下了跨越千年的艺术回响。陕西霍去
病墓的石刻《马踏匈奴》雄浑大气；甘肃出土的
东汉铜奔马昂扬灵动；顾恺之《洛神赋图》中的
马形神飘逸；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则尤重
马的神态与个性⋯⋯宋元以后，随着文人画兴
起，鞍马题材创作愈发“尚意”，如宋代李公麟
的《五马图》就是以“白描”技法捕捉马匹的内
在神韵。

在应金飞看来，徐悲鸿画马时，既吸收了
西方的技法，也复兴了中华艺术中的“写实”根
脉。他让中国画的马，从书斋雅玩和宫廷苑囿
中挣脱出来，重新接续汉唐以来雄强、充满生
命张力的传统，并为之灌注了现代性的、关乎
民族存亡的激昂精神，“徐悲鸿不仅画出了马
的骨，也画出了马的神。”

迥立向苍苍
徐悲鸿所作国画彩墨浑成，尤以奔马享名

于世。他早期画的马体态圆润、温顺可爱，而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危亡、山河破碎的
历史语境中，他笔下的马也变得如李贺诗中的
战马一样，“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

作家谢冰莹曾这样形容看到徐悲鸿画作
时的感受：“令人一见，就像佩好枪弹，跨上马
去，直冲入敌人的阵营，杀他个落花流水。”

悠悠报国之心，被徐悲鸿倾注到笔端。抗
战时期，徐悲鸿笔下的“马”化作了民族的战
鼓，创作于1937年的《迥立苍苍》就是其中的代
表作之一。该作品借杜甫诗句“哀鸣思战斗，
迥立向苍苍”为题记，以昂首战马隐喻家国忧
思与抗争精神，笔墨酣畅淋漓、飒爽飘逸。

他还奔走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举办画
展，将售画所得捐赠给抗战将士和难民。水墨
骏马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有意思的是，除了在《九方皋》中的那匹有
绳辔，徐悲鸿画的其他许多马，都是一无绳辔，
二无鞍蹬，反映对自由美好生活的热爱。在他
笔下，马不但熔铸进了艺术家自己的精神气
质，也升华为一个民族的集体人格——坚韧、
奋进。

他的奔马始终与“自强不息”相连，激励着一
代又一代人。接下来的篇章如何续写，取决于我
们如何奔跑接力——既不忘来路的风骨，又能踏
响属于这个时代的坚实蹄音。这份追问，或许就
是我们在欣赏徐悲鸿画作时，内心真实的回响。

插图插图：：吴雄伟吴雄伟 朱潋朱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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